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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孜运河遗址的发现，一时
震惊学术界与考古界，名列1999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
随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
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
界文化遗产名片。国家文物局
的郑欣淼副局长，在柳孜实地考
察后，郑重宣布：“柳孜隋唐大运
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运河
考古的重大成果，证明了大运河
的流经路线，填补了中国运河考
古的空白”。考古学家刘庆柱委
员，有一个生动而又形象的比
喻：“如果说大运河是一条项链，
这里就是项链上最为璀璨的一
颗珍珠。”

一个人的生命进程中，总会
有一件事情，是终生都引以为豪
的。于我，跟随淮北师大张秉政
教授的那次柳孜运河遗址探访，
就是刻骨铭心的。时值2020年
世界文化遗产日和中国大运河
申遗成功七周年之际，再次回眸
那段历程，再次审视柳孜运河遗
址的发掘及其意义，心中仍是满
满的自豪和感动。

早于京杭大运河的隋唐大
运河，其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以天
然汴水为基础整修而成的通济
渠，成为隋、唐、宋三代联系中原
和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大动脉，
岸上的柳孜就是当年因运河而
兴的一座历史古镇。粉墙黛瓦
护卫下的柳孜运河遗址，安详地
静卧在淮北热土的怀抱里，不疾
不徐地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

走进宽大蔽日的钢构大棚，
遗址最核心的部分就豁然进入了
视野。首先接触到的是东部的河
床截面墙体。以黄河水为水源的
隋唐大运河，也像黄河一样，河床
在年复一年的淤淀与增高中，不
知不觉地隆出地面，成了中间微
凹的悬渠。十六层清晰的河床遗
存叠压堆积，犹如一条条时光飘
带，让我们一眼就领略了运河演
变的数代风情。“一堵河床截面，
一部厚重的历史文明大典”，文化
学者、淮北市原报刊协会会长张
秉政教授由衷地感叹道。

对于隋唐运河文化进行全
面 系 统 考 察 的 ，当 数 张 教 授
了。他在淮北率先发起了“行
走隋唐大运河”活动，历经三年
的实地探访和两年多的潜心伏
案，撰写了有着“隋唐运河纸上
博物馆”之誉近六十万字的《运
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
考察》这样一部鸿篇巨著，再现
与活化了一条已经堙没在黄土
之中的千年隋唐大运河恢弘壮
丽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大学
的杨庆祥博士有过这样的评
述：“这本书不仅仅属于淮北，
属于大运河，它在某种意义上
属于中国，在更开阔的意义上
属于世界。”可以说，柳孜运河
遗址上，承载着这位有着深厚
文化学养的老人的执着与痴
迷。张教授格外平静的心，就
像这历史沉积的层层叠土，脱
去了闹市的喧嚣嘈杂，只留下
望向历史的眼神和脉脉温情。

遗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
北两个对应的石筑桥墩，东西长
南北窄，四周界限分明，临水石
面为陡直的立壁。站在石墩之
上，眼前浮现出“虹影卧澄波，登
高供远瞩”的画面来。单孔拱形

石桥，势如长虹卧波，在粼粼波
光的映照中，张扬着古镇的朝气
与活力，舒展着皖北水乡略带粗
犷的性格，向来来往往的艄公和
船客们散发着漫天的庄严和赤
城。桥墩地基叠压在唐代文化
层之上，砌体中是大小厚薄不
一、形状色度各异的石灰石。一
块块很不显眼的石头堆砌在一
起，就有了冲击力和震撼力，这
种积聚成体、团结合一的特性也
就是柳孜运河遗址传达给世人
的一种运河精神吧！我想，当时
光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穿透，浸
润其间的那一定是一份勇往直
前的笃定与坚毅。

发掘的大量文化遗存中，瓷
器 是 遗 址 最 为 珍 贵 的 第 一

“宝”。运河瓷器的类型有碗、
盘、钵、罐等二十多种，源自寿州
窑、越窑、钧窑、定窑等二十多个
著名的窑口，制作时间涵盖了
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
八个朝代。出土陶瓷数量之多、
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在中国整
个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各种式
样的瓷器，含着“养在深闺人不
识”的处女羞涩，从泥土中缓缓
走来，一下子在阳光下变成了
光彩照人的美丽少妇，让人既
惊羡又敬畏。

柳孜遗址的另一重大发现
是沉船。在石筑构体之下及其
周围，共发掘出土了九条唐代及
其以前的沉船。这些沉船相互
挤靠、叠压在一起，就像玩累了
的孩子，裸躺在地上歇息。沉船
如此密集地分布在柳孜遗址的
探方内，定格了一幅“半天下财
富，悉由此路而进”的繁忙漕运
图，三维地记载了历史上通济渠
的静止瞬间。见证了两次考古
发掘与参与大运河申遗始末的
原市政协主席郭云修，是市隋唐
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他向我
们介绍说：“运河内发现这么多
沉船，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这些巧夺天工的运输工具
重现天日，为柳孜运河遗址笼罩
了另一个夺目的光环——漕运
重要停靠站的标志性符号。”一
叶小舟就是一只深邃的眼睛，能
在今天的平原上让人看出一池
清澈碧水、一段云雾升腾的运
河。看着这些黝黑的船只，我们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船只往来，首尾相
接，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缓
缓地从虹桥下驶出；有的靠岸停
泊，紧张地卸货，然后奔着街市
里冒着热气的撒汤和烧饼而
去。站在遗址之上，我们仿佛听
到了长河落日下熙来攘往的喧
嚣，远上白云间里水流不息的涛
声；宛若看到了一根勒在船夫背
上的纤绳在牵引蓝天下飘动的
帆影，一群群蹦跳的鱼虾在打捞
九曲回肠的渔歌。

为保护和展示运河珍贵文
物，淮北市把原来的博物馆改造
升级成“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
馆”，成为传播中国运河文化的
重要窗口，以运河瓷器和运河沉
船为主体的精致陈列和独特魅
力，吸引着众多中外宾客纷至沓
来。在柳孜运河遗址保护上，功
不可没的还有曾任全国人大代
表、淮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余敏辉
教授。他围绕“放大世遗效应，

做好运河文章”，提出了一系列
建设性命题，著有《寻梦淮北》

《从“地下”走出的辉煌——世界
文化遗产视野下的隋唐大运河
安徽段》和《推开隋唐大运河史
的一扇窗——世界文化遗产点：
柳孜运河遗址》。一部部巨著，
一束束干净灵魂散发的光芒。

与瓷器和沉船有着类似故
事但却永远无法打捞的，是古宿
州八大景之一的“隋堤烟柳”。
当地老百姓把曾经的悬渠俗称
为隋堤，当年隋堤之上杨柳依
依，叠翠成行，风吹柳絮，腾起似
烟，曾洇醉了多少墨客文人的心
怀。白居易在《隋堤柳》一诗中
写到：“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
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
色如烟絮如雪。”这诱人的风光、
超然的韵味，似乎使人们看到，
在那“春光荡城市，满耳是笙歌”
的年代，杨柳纤长的枝叶，如同
飞扬的琴弦，挥洒成一缕缕浅
笑。“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

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
余里地无山。”我们从皮日休的

《汴河怀古》中看到，杨柳青翠的
色彩，好似碧透的舞台，飘扬出
一个个魅人的舞姿。当年隶属
宿州临涣县的柳孜巨镇，是大运
河这条黄金水道上一颗璀璨的
明珠，当地一直流传着“东西南
北走，必经柳江口”的民谚。北
宋熙宁五年，日本僧人成寻作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至柳
孜镇，有大桥”的记述。游历于
此的还有孟浩然、高适、苏轼、晁
说之、梅尧臣、张耒等一批文学
大家，他们或泛舟运河弄柳赏
月，或立于街市把酒临风。

淮北人对运河的怀恋和向
往将伴随着整个生命历程，因为
我们的生命之根在运河里，我们
的本性和运河是相融的。随着
运河水的流淌，南北文化的精髓
浸润着淮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从
而滋生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风俗与民情。

淮北地区广泛流传着隋炀
帝与大运河的艳史趣话，诸如隋
堤植柳护娇娃，赐柳姓杨推皇
恩，木鹅试水知深浅，治吏惩贪
平民愤等。绫刻工艺创始人贺
馥女士，用娴熟而又独特的技

法，把隋炀帝巡幸柳孜的故事呈
现在六米长卷上，令人拍手叫
绝。淮北人还从杨广旱船出游
中得到启示，逐渐形成和发展了
狮子龙灯、竹马旱船等表演形式
的民间游乐性舞蹈。一个名叫

“陈淮北”的村长，向我们讲述了
柳江口名字由来的民间传说：隋
炀帝巡历淮海，在龙舟之上观看
殿脚佳丽持楫划船，即兴赋诗一
首：“旧曲歌桃叶，新歌唱柳眉。
将身伴轻楫，疑是渡江来。”临涣
县令依据此诗把这段运河命名
柳江，因柳孜码头又是大运河上
的重要口岸，于是柳孜就被叫作
了柳江口。一个有传说和故事
的地方，无疑是一个灵秀氤氲的
神奇之地。

当年的柳孜既是漕运中转
码头，又是商品集散地，蛙鸣蒲
叶，野唱农耕，橹声入梦，客流如
织，出土文物和历代史料都佐证
了它曾经的繁华。在郭沫若主
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唐宋时

期淮北的版图上就仅标有临涣、
柳孜两个地名。宋代塔碑上刻
述，柳孜当时设有监押、巡检和
税务官。清代《宿州志》上记载，
大宋明道元年，柳孜镇有百眼水
井和九十九座庙宇。如果说洛
阳、开封展示了“舳舻千里、纲运
繁沓”的因运河而盛的帝都景
象，那么柳孜捧给世人的就是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的典
型运河巨镇的缩影。

随着运河涛声的消逝，柳
孜成了淮海大地上一个幽静的
集镇，然而其繁华虽落，历史没
有断失；其河道虽湮，文明没有
消亡。为再现昔日繁华，淮北
市 择 址 建 设 了“ 隋 唐 运 河 古
镇”，它带着傲视古今的历史风
骨与大气磅礴的隋唐气韵，呈
现着独特且丰富的运河古镇文
化。五凤门、重脊庑殿、翘角飞
檐，正脊和四条戗脊犹如五凤
翔空，寄寓着“五凤翱翔于天
际，福运润泽于此地”的美好愿
景。东西耳厅，为唐代常见的
四角攒尖屋面；东西双阙，采用
汉代子母双阙形制。内部设有
诗雨墙、游客画廊、老故事影
厅、景区沙盘等，通过现代科技
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再现隋唐

运河的悠久繁盛。距离五凤门
不远处，是古镇的另一重要建
筑三佛阁，层檐重栏，隔道飞
跨，登阁即可观赏古镇全景，远
眺相山秀色，遥瞰中湖浩渺。
悠然自得地坐在阁里，可以欣
赏花鼓戏、梆子戏等地地道道
的淮北传统戏曲，可以品咂“儿
童畅饮神凝目，少妇轻掬粉落
腮”的棒棒红茶。

到古镇来，最不能错过的当
是水韵文化的体验。斗门船闸
前，感受作为最早建造船闸国度
的一位公民的那份骄傲与荣光；
漕仓堰闸前，领略水位调节和游
船通航的独特水运技术；转般漕
仓里，从高台基座上的架空木结
构和唐式八角攒尖瓦顶上，想象
着那堆积如山的粮食储备盛景；
拖船堰埭中，亲自动手释放辘轳
绞拉运河游船过堰的那份舒展
和畅意。若要闹中取静的话，另
有许多去处。可以到月老神庙
里，追思唐人对爱情与婚姻的那

种感性和认知；可以站在元辰
殿中，向斗姆元君祷告生息繁
衍、物情舒张的愿望；可以漫步
于生肖广场上，细细欣赏赫然
矗立、栩栩如生的十二座生肖
雕塑。

张教授也在畅想着柳孜运
河遗址开发利用的美好前景。
他说：“在这张金字招牌效用的
带动下，我们应精心打造‘运河
故里’的城市文化名片，让旧文
化变新，让远文化变近，让静文
化变动，让死文化变活，将淮北
曾经的滋味、色彩、旋律、气息、
肌理铺陈开来，把文化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和城市发展优
势，从而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
誉度。”说这段话的时候，自然
而又自信地抬起了头。是啊！
当年的隋堤烟柳似乎还在风中
婆娑起舞，喧嚣的漕运似乎还
在熙来攘往，挥汗如雨的纤夫
们口中的号子也似乎越来越
响，变幻的天象万物所赋予的
启示也渐渐清晰，一座遗址公
园、一条运河老街，连同运河的
久远故事和这里的风土民情，
必将以青春焕发的姿态呈现在
世人面前。淮北人认清了走向
大地深处的一条路！

千年柳孜 沧桑淮北
——运河名城淮北古韵悠扬

张云波

麦
子
熟
了
，等
你
来

清
寒

黄
了
一
遍
又
一
遍

历
史
，久
远
的
年
代

潜
藏
了
多
少
收
获
的
季
节

五
月
的
热
浪
，催
熟
了
故
乡
的
麦
浪

麦
子
的
光
，闪
着
父
老
乡
亲
的
脊
梁

不
见
磨
刀
霍
霍
的
影
子

远
离
故
乡
的
游
子

何
曾
忘
记
丰
收
的
季
节

麦
子
熟
了
，等
你
来

村
头
街
道
一
排
排
机
器
等
待
收
获

圆
场
，打
麦
，轱
辘
石
早
已
停
歇

墙
上
那
一
把
锈
迹
斑
斑
镰
刀

见
证
了
曾
经
的
年
代

麦
子
熟
了
，等
你
来

老家皖北，过了小满，气
温一天天升高，昨天还是绿油
油的麦田，在夏风的吹拂下，
颜色不断变化，由深变淡黄，
仿佛一夜之间，田地里成片的
小麦一下变成金黄，一片片的
麦田，粗壮的桔杆挑着蓬乍乍
的麦穗，金黄的麦子随风摇
摆，一波又一波的金色麦浪，
诉说着昨日的过往。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
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
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隔着
岁月的河流望去，那些年曾经
割麦打场收麦的情景，打开记
忆的闸门，一下宣泄开来。风
来雨往，叶落花开，当岁月流
逝，有的东西也随岁月消失殆
尽，唯有曾经在脑海中久久不
散，任凭过往填满记忆心房。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
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小满已过，随着布谷鸟的
几声鸣叫，家里人就开始准备
午收的工具。俗话说“麦熟九
成动手割，莫等熟透颗粒落”，
那时候，整个午季大概要持续
20多天，不像现在机械作业，
父亲会早早把家里的镰刀、木
锨、叉子、耙子、扫把、磨刀石、
草帽以及绳子等提前找出来，
能用的就修一下，不能用的就
要到集市上新采购回来，要确
保整个午季都够使用。按照
父亲说，从他记忆起，就没有
那个午季收麦不下雨，为了小
麦不被雨淋，一家人全年的口
粮不能吃芽子面，就要和时
间、同天气赛跑，确保颗粒归
仓。

在那个年代，国家实行计
划经济，农村依然要为口粮填
包肚子拼搏，午收和秋收无论
是小学还是初中都要单独放
半个月假期，老师和学生都要
为一年的口粮去努力。故乡
的麦收是十分劳苦疲倦的，麦
收时节，正是天气酷暑高温的
时候，风儿纹丝不动，土地热
得烫脚；可满眼望着看不到边
的麦子，风吹时滚滚如波浪，
如金光，散发着夹杂泥土味的
丰收的气息，又怎不让人内心
丰盈喜悦呢？这可是一年中
农村人最大的希望啊！

早早起床，吃好早饭，父
亲推着架子车，母亲把昨晚就
磨好的几把镰刀收好，喊着我
一起下地。弟弟和妹妹年龄
小，就由弟弟在家里照顾妹
妹，什么时间起来，就什么时
间下地，有时候弟弟就会用喝
完的酒瓶装满一瓶子稀饭或
者凉开水给送到麦地里，给我
们补充水分。跟着父母到了
自家麦地，父亲把车子放在田
头，一般的情况我都是帮着父
母捡拾他们割好的麦穗头，但
有时候母亲也会教我割麦子，
农村的孩子对于农活，或许有
着天生的禀赋。但是由于收
割小麦的镰刀，比平时割猪草
的要锋利得多，母亲还是很耐
心地教我“看着啊，这样，把腰
弯下来，用左手臂拢着麦秆，
不要一次拿太多，攥住，右手
拿镰刀，攒劲握住麦茬往后
拉，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
割着腿”。母亲连忙给我做个
示范动作，我经常会不耐烦地
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自
己一点点割。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刚开始，听着镰刀划
过麦茬的“刺啦！刺啦！”的声
音还觉得特别好听，还挺好玩
的，可是，不一会，腰就疼了。
经常是父母亲割五六垄，已经
落了我好长，我两三垄才割一
点。太阳出来，透过草帽，汗
水直往脖子里灌，我一边擦汗
一遍说：“不割了、不割了，腰
都痛掉了。”这时候，父亲就会
在前面说：“小孩子，哪来的
腰。”为了怕我中暑和受伤，母
亲就会说，快去地头拉架子
车，扶着车，你们爷俩装车拉
麦，我来割就好。这样我就转
入另一个工序，只要扶着架子
车，父亲就开始装车，把收割
完的小麦有序地一层层装在
架子车上，用绳子捆绑结实，
不至于在路上掉下来。正常
情况下，一亩小麦带麦穗的麦

秸秆要装四五车，我就跟着父
亲装车后一起拉到自己田头
打麦场。

打麦场分两种，一种是以
前人民公社的时候留下的集
体麦场，由村组共用；有的就
是用自己的麦地临时的，每年
午季前，用牲口拉着石磙和碾
盘不停压实，先是在里面碾
压，牲口拉着石滚画“同心
圆”，再一圈一圈向外扩大，不
平的地方，用铁锨铲平，又接
着用石轱辘压紧。有时为了
更严实，不至于干裂有缝，还
需要撒上一些碎的麦秸或草
木灰和水反复压，最后晒干，
这样一个打麦场才可以使
用。记忆里我家的就是父亲
选取了一块在路边的田头，大
约七八十个平方的样子。其
实一个打麦场，就是一个家丰
收和希望的源泉。多年后，我
才明白，父亲说，从一个打麦
场就能看出一个家庭经济条
件好不好。现在人在晒车、晒
房炫耀自己财富的时候，很多
年前的家乡人，就在自己家打
麦场无意间晒了自家的麦秸
垛。

拉回场里的麦子，要趁着
天气好，尽快摊铺晾晒，铺晒
在场里麦子大约有 30 公分
厚，当然有的也会更厚些。经
过一上午的晾晒，下午三四
点，父亲就会把家里耕地的老
牛牵过来，套好套。父亲一手
牵着老牛，一手拿个鞭子，石
磙就会在老牛的后面吱吱扭
扭开始在麦秸秆上转圈，一圈
接着一圈。随着麦粒从麦穗
中脱掉，我和母亲就会把已经
压碎脱了部分麦粒的秸秆进
行一次翻场，这样经过父亲和
老牛的又一次“同心圆”配合，
麦秸秆变得柔软已经压碎，麦
粒基本脱粒。场上老牛拉着
石磙吱扭作响，牵着老牛的父
亲戴着草帽汗水浸湿了脸庞，
碾压掉的麦粒散发着麦香，我
想这就是土地带给勤劳父母
最好的奖赏吧。

当翻场两遍之后，基本把
麦粒从麦秸秆和麦穗上碾落
下来，就要开始挑场，父亲会
先选择麦场一角做个垛底，然
后把碾压过的麦秸秆抖落掉
麦粒后一层压一层螺旋递进
堆聚，这还不是最终麦秸垛，
待所有田地里麦子都收完碾
压一遍以后，还要在压一遍才
能成麦垛。把碾好的麦粒聚
拢一堆，就该扬场了。扬场属
于高难度的技术活，把小麦用
木锨铲起来，借助风力，把麦
粒子和麦糠分开。经常是父
亲，先把风向看好，拿着木锨
站好位置，母亲戴着草帽拿着
大扫把站在一边，父亲把木锨
顺手向空中一扬，麦壳和麦芒
就随风而去，部分没碾压净的
颗粒和土坷垃落在指定麦场
上，母亲趁这个间隙会尽快用
扫把左右开弓，用扫把尖头部
分轻轻就把麦堆上面的麦糠
和麦秆扫到两边去，只留下颗
粒饱满的麦粒。俗话说，内行
扬场一道线，外行扬场一大
片。内行用木锨扬起麦子，就
像一道彩虹呈现在空中，此情
此景，把丰收的喜悦，高高地
扬在天空的一瞬间，天、地、人
的契合，就定格成了最完美的
画面。

麦收时节，一头唤醒故
乡，一头满载希望。如今，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
民不再为交公粮担心，也不再
为吃穿发愁，新农村有了新气
象和新面貌，早已不见了打麦
场和晚上数星星看场的小伙
伴，当初打麦场里的石磙和
碾石早已被城里人收走成了
老物件，摆在了酒店、放在了
茶室、甚至做成了工艺品。
但经过了似水流年，那午收
时节田地里母亲挥镰割麦、
父亲戴着草帽牵着老牛压
场、父亲扬场母亲落场以及
小伙伴相约在麦场看麦的画
面依然温暖如初。我想，跟
随一粒粒小麦颗粒归仓的不
仅仅是端在碗里的粮食，还
有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一碗精
神食粮吧……

又是一年麦黄时
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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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虫子的年月里
我们不用樟脑丸
只用樟木箱
压箱底的是一双绣花鞋
芙蓉花羞羞答答

那些虫子没有死
它们睡了一夜就苏醒了
樟木箱很香
樟木箱很沉
樟木箱让虫子们回到了解放前

绣花鞋会说话
三寸金莲吓到了碧眼金发的西方人
他们用强效杀虫剂
活着的虫子死了
虫子的尸体也一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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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虫子的年月
易海明

夕照柳江口 刘传德摄


